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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布罕    
艺术家

思考的节奏

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

卢浮宫旁边的皇家花园地处巴黎的正中心。在院落

广场上，矗立着260根不同高度、黑白纹相间的大理石

柱。每天有许多游人会在这里拍照留念，孩子们在这里

玩耍，青年们席地而坐，弹琴、聊天，经过的巴黎人

时常也会在这儿小坐一会儿，夏季这里也举办露天音乐

会。这些柱子被称为“布罕柱”，作者是丹尼尔·布

罕。他将当代雕塑与皇宫的历史及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了

一起，因此获得了198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奖。

布罕青年时代学习绘画，在研习期间曾见到毕加

索、夏加尔等艺术家。他在学习墨西哥壁画时深受南美

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绘画风格的影响。后来他放弃了

单纯的绘画，开始创作极简主义风格作品。1986年，布

罕创作完成了这件占地3000平方米的装置作品。这些重

复交替的黑白线条成为他走出画布以外的视觉符号，延

伸了他对事物背后的虚无空间的思考。

他在给我的信中列出了一个月的日程表让我选择拍

摄日期，说他没有任何工作室，希望能约在这里拍摄，

我欣然答应。我很喜欢这些有秩序感的作品，并在其中

创作。布罕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线条进行创作，并一

直推广他的艺术信条：除了线，没有其他元素。去年他

还为世界著名品牌爱马仕设计了布罕线条风格的方巾。

拍摄时布罕迟到了一会儿，我架好相机在广场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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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伟

——法国摄影日记（下）

邓伟

著 名 摄 影 家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英国皇家摄影学

会荣誉高级会士。曾

获中国摄影金像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希

腊“索菲”奖、美国

“PPA国际摄影杰出贡

献奖”等奖项。

他。有两个保安走过来问我：“您要在这里拍照吗？您

需要得到批准和授权才可以拍摄这里。”我回答我与布

罕先生相约在这里拍摄。“哦，这里是他做的，当然没

问题。”其中一个保安说道，随后他们继续攀谈着天气

和度假走开了。

见到布罕时，他穿一件黑色上衣，两袖是白色，袖

口由黑白线条组成，这是他独特的趣味与风格，这样的

装束也带有他作品中的元素和理念。他个子不高，一副

憨厚和蔼的样子。他十分在乎自己的作品，不时地用手

摸着这些柱子，当他发现一个柱子的黑色上被人贴了一

张纸条时，马上用手把它擦干净了。开始他并没有同意

我的拍摄方案，他说自己平时并不怎么照相，希望能自

然一些，我答应着。布罕的黑色上衣口袋露出了半截红

色的笔杆，或许这是他特意添加的一点颜色点缀，我抻

了一下他的衣服盖住了这一小块红色，又示意他将半个

身体藏在一根高一些的柱子后面，再展平一只胳膊与柱

子垂直。他都照做了，但嘴里唠叨着：“这不是我的风

格。”慢慢地他开始放松，手抄在口袋里，交叉着双

腿，已经徜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今天天气真好”，他说。“是啊，初春难得的好

天气，可是我的镜头并不需要这么强烈的阳光。”我说

着。因为午后耀眼的阳光，我提前结束了拍摄。布罕主

动帮我接过片盒，“我非常迫切地希望看到您为我拍摄

的肖像，希望我不会太丑。”他憨厚地笑着说。“我能

明白您的工作，谢谢。”布罕与我拥抱告别，与他的见

面如同这蓝天里飘动着的云朵一样愉快而自在。

丹尼尔·布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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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安德鲁    
建筑师

一颗希望的种子

2011年2月14日 星期一

穿过巴黎巴士底狱广场，转进一条老街口就到了保

罗·安德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的工作室落户在名叫

“二月”小院子里的一栋古老建筑中。透过玻璃正看见安

德鲁与同事们在讨论着什么……院子尽头的石墙上裸露着

法国老式的褐色木条骨架，我想这有几百年了吧。

秘书带我上楼，穿过事务所的大工作间，走在老旧的

木地板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尽量轻地踩在地板

上，生怕打扰别人，但陌生人的到来还是吸引了几乎所有

人的目光。在二层的办公室里见到安德鲁，商量后他赞同

我的建议，先在楼下院子里拍摄。我选择的背景正是进门

时让我眼睛一亮的那几根裸露的褐色木骨架。安德鲁的设

计风格现代而前卫，那些作品是在这栋老旧的法式建筑中

诞生的，也许正是这样朴素的传统带给了他更多现代的设

计灵感。

“可以带上您的礼帽吗？”我问道。“我带礼帽的时

候都是穿大衣的。”说着他利落地穿戴整齐，带我从另一

端不常用的防火门下楼。拉门的瞬间，顶棚上一根灯管突

然掉了下来，安德鲁眼疾手快地接住，顺手立在了墙边。

所幸，有惊无险。

开拍时，他关闭了刚接听完电话的手机。老墙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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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德鲁的驼色外衣非常协调地相融在一起。我将他安排站

在两根老木架的中间，请他侧身站立，如同五线谱一般的线

条构成了这幅画面的节奏感。

与安德鲁的交谈非常愉快。他很喜欢北京，曾读过老舍

的文章，体验过老北京人悠然自得的生活，“天空中飞着的

鸽子划出一道弧线，这个场景非常传统，又很现代。”在他

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白色模型，约一米见方，这

也是最初设计国家大剧院时的定稿模型。他告诉我：“大剧

院的真正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一颗非洲的种子。”我想那一定

是牛油果的种子，它的形状圆滑而充实。我曾在一个非洲朋

友家中见到她将种子浸在水中培养，种子便会裂开、生根。

她告诉我在非洲，人们会将生根的种子重新种在土地里，等

待发芽，长成一株漂亮的植物，最后会成为一颗茂盛的参天

大树，或许这正是他所说的灵感吧。

安德鲁表情认真地说，他很喜欢这个躺在角落里

的模型，虽然现在已经裂开了，但他还是会一直保留

着。因为这是他亲手制作的，连同外壳上的线条也是

他一条条贴上去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实现了我所有

的设计梦想，除了大剧院的整体设计之外，连同内部

的每一块大理石地砖、甚至座椅的布料都是我亲手设

计挑选的，我完成了所有的一切。”他看着旁边的模

型对我娓娓道来，仿佛在等待那颗蕴藏着生机的种子

绽放。

我希望让安德鲁抱着他亲手做的模型拍摄，设想

营造一种诙谐、夸张的气氛。只是模型实在太重，73

岁的他抱着实在费力，我和助手两个人才将模型靠在

墙上。这时安德鲁听了我的建议，脱掉了他的花格子

衬衫，露出黑色长袖内衣，添加了一件深色外套。他

手扶模型，迎着窗外射进的光线露出一丝孩童般狡黠

的微笑。

安德鲁的设计风格简约、现代，他主张建筑应

走向未来。我曾在他设计的几座建筑中体会他对建

筑的理解，如法国的新凯旋门、阿布扎比的花形机

场、戴高乐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

尼斯机场等等。他的建筑灵感来自于他游历世界，

并将感受与灵感运用在不同国家的建筑中，让人们

感受到建筑中异域风情的元素。他30岁获得国家建

筑师文凭后作品已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对大型机

场的规划和设计。虽然他设计的戴高乐机场2号航站

楼的坍塌事故曾一度引起争议，但使用了30多年后

的戴高乐机场，仍被人们誉为“有着高品质的完成

度和撼人心魄的感染力”。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设计

的阿布扎比机场，在干燥炎热的中东地区，人们仿

佛在马赛克组成的盛开花蕊中穿梭，置身一个心清

气爽的清凉世界。

安德鲁是一个对待艺术创作严肃而认真的人，在

拍摄中很配合我的每一个主张，认为这些都与自己的

工作与生活有关。关于他的作品，安德鲁给我写下了

一句话:“艺术的功能是干扰。”现代和简约的大剧

院正处于北京传统的建筑聚落中，如此的另类和冲

突，或许印证了安德鲁的艺术信条。

我们相互致谢并道别。离去时，我站在这个古老

的小院中再次回望初见安德鲁的那扇窗，看到衣架上

他的黑色礼帽和驼色外衣，我记住了这位友善的建筑

设计绅士。很多时候，我很享受这种彼此能够理解与

认同的创作过程，这也是赋予影像生动以外的另一种

快乐。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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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吕布    
摄影家

“马克·吕布 中国”

2011年2月21日 星期一 

马克·吕布的家和工作室取名为“马克·吕布 中

国”。他与中国的缘分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曾二十多次来

到中国拍摄。即便在“文革”时期，他也凭着一张为周恩

来总理拍摄的肖像，获得了红卫兵的信任和允许。

“对不起，我的朋友，让你久等了。”见面时，刚刚

吃完早餐的马克向我致歉，他迟到了几分钟。在他的工作

室中，整面墙的书柜都是他拍摄的底片，一排排地按照顺

序依次排列，标有拍摄时间、地点，我看到排头的日期是

1953年。中间的工作台上放着标出剪彩线的接触印象、

小样、待冲的135底片、出版的画册还有一张毛主席的黑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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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刺绣像。屋子里到处都是马克的作品，有刚刚放

大好的黑白照片，有装裱在铝板上的、镶在框子里

的，在作品的留白处，有马克的签名和日期。

他的作品印制的明信片，整齐地码放在上百个

格子里出售。“我卖我自己的作品。”马克说。自

1975年他退出马格南图片社后，就一直出售自己

的摄影作品，他曾面对电视镜头说：“我有七个孩

子要养活，所以我以卖照片为生。”后来我问他当

时退出马格南的原因，戴着助听器的马克并没有回

答。“有太多太多的原因了，这是他的选择。”他

的助手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在窗边选择了拍摄位置，请马克就坐。“我

要在自然的状态下拍摄。”我笑着答应了他的要

求。当他面对镜头时，忽然起身，“我要拿着照相

机，一定得有相机才行。”边说边扶着桌子向门外

移动着脚步。我看到在另一侧的书架格子里有两台

莱卡相机，正要递给他一台，他示意不要。“我要

拿明天去乡下拍照用的那台相机。”这时，我想起

在一个法国的访谈节目中曾看到对马克的访谈，他

连跑步时都要拿着相机，当然做节目时他的相机就

在手边。等了一会儿，马克取回来一台带机顶闪光灯的自

动胶片小相机，他举起相机便开始对着我拍，原来手拿的

相机并非是为了当作被拍摄的道具。“我也为你拍照。”

马克说，等他放下相机时，我才为他拍摄。他开始有点不

自然了，做起一套程式化的动作，开始手托腮做沉思状、

之后张开双手做拿照片的姿势，最后双手合十鼓掌一般，

马克像做广播操似地重复做了两遍。

天空的云飘过，阳光从窗口射进屋里。我提议去楼下

院子里拍摄，马克答应着穿上了一件短风衣，也没忘记带

着这台相机。当我扛着机器转身时，马克又举起相机示意

我不要动，他又在给我拍照了……

马克在院子里遇见了邻家的一位老夫人，两人开始攀

谈起来。老夫人邀请他去自家的花园转转，“我喜欢花花

草草，请你也一起去看看吧！”马克对我说道。我跟在他

身后，并没有继续拍照，他的助手小声告诉我，马克平时

都是拍摄别人，被拍照应该会有点紧张，他这是故意要放

松一会儿。

院子是一座四面有楼围拢着的天井，传统的巴黎建筑

样式，黄色的石墙、玻璃窗外高高的木合叶、黑色的铁艺

路灯，我想这是一个拍摄的好地方。马克坐到院子的长椅

上，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看得出他

很惬意。耐心等待马克在小花园里慢慢欣赏完景色，终于

走到我希望拍摄的位置，他倚靠在墙边，抬头仰望着天

空，若有所思的样子，右手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照相机。

摄影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中，他是那种只要睁开眼睛，就要

拍照的人。在他的作品里只有黑白世界，他拒绝使用彩色

胶片，拒绝使用数码相机，在摄影的世界里，他是固执而

坚持的，用一生时光做了这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眼前的马

克·吕布。

回到工作室，马克用颤动的手，缓慢地为我写了一句

留言：“亲爱的中国朋友，我很高兴能认识你。”马克微

笑着递给我，他的一行字几乎要占满了一张A4纸。法国

媒体称马克·吕布是一个十分羞涩的人，而眼前的他与多

年相处的邻居和远道而来的造访者都聊得挺好。马克送我

到屋门口，我用门帘挡住了他的半张脸，他笑了。与这位

摄影前辈就以这个搞笑的方式告别，再见了，马克。

2011年3月26日 星期六

我从巴比松小镇返回巴黎，收到马克·吕布寄来的四

幅他为我拍摄的签名黑白照片和一封短信：

亲爱的邓伟先生，

我非常高兴地寄给您我们见面时的几张照片，那时，我

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为您拍照，我希望您能喜欢。同时，我祝

贺您所取得的成就。

我最美好的祝愿

                                         马克·吕布

20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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